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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母暗沙海域，某邻国护卫舰公然叫板，发
灯光信号询问中方编队是哪国军舰，回答中华人
民共和国；对方又问到这儿干什么，这不是明知故
问吗？曾母暗沙在中国传统海疆线之内，中国舰艇
编队到这儿巡航天经地义！
“这就是南沙现状，某些国家的石油钻井平

台早就架设到我们的领海里来了。”面对海洋主
权被侵占、海洋资源遭掠夺的现实，莫大的耻辱
与悲愤，强烈的使命与责任，一起涌上李树文的
心头。后来外交部专门邀请他作过一次南沙问
题的情况报告。将军忠肝义胆，直言不讳：“南
沙，仅仅靠外交声明是维护不住的，必须有一支
强大的海军来保卫！”

太史公有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
攘，皆为利往。”!"世纪 #"年代以来，南沙群岛
!$"多个岛礁沙洲，%!万平方公里海域，被一张
巨大帷幕屏蔽了。地质勘探资料表明，南沙海域
发育着一系列沉积较厚构造类型各异的新生代
盆地，藏有丰富石油天然气资源，其中尤以万安
盆地、文莱—沙巴盆地、巴拉望盆地和礼乐盆地
等五个大中型含油气盆地远景最好，有望成为
“第二个中东”。

人类终于透过南海深深的海水，嗅到了石
油的腥味。南沙群岛开始骚动，中国领海主权和
海洋权益再次遭劫。在所有东南亚国家中，菲律
宾最早对南沙群岛提出主权要求。

&'#"年 #月 &(日，菲律宾总统季里诺在记
者招待会上宣称：“根据国际公法，团沙群岛（南
沙群岛）应该辖属于最近的国家，而距离该群岛
最近的国家就是菲律宾。”

对此，中国政府和台湾当局均发表严正声
明予以驳斥，重申南沙群岛属于中国，菲律宾当
局看情势不对，才暂时未敢有所动作。

&'#)年 #月，菲律宾政府又上演一幕更为
荒唐的闹剧：先是暗中鼓励菲航海学校校长汤
姆斯·克洛马组织一个所谓“私人探险队”和“远
征队”到南沙活动了一趟，接着便由外交部长加

西亚饶有架势地向世界宣布，菲律宾“发现”
了南沙群岛，称南沙群岛为“无主地”，菲对
南沙群岛拥有“主权”，并将南沙群岛更名为
“卡拉延群岛”，单方面划割 !*万平方公里
归菲所有。
消息传出，全球华人义愤填膺。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均严词抗议。台湾
国民党海军于当年 )月和 '月两次派遣舰

艇编队赴南海侦巡，并重新派兵驻防太平岛。最
终，在北子岛上拘捕了汤姆斯·克洛马。克洛马承
认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并保证“今后再不乱入
该海区”。“克洛马闹剧”就此收场。

老实说，菲律宾对南沙群岛的主权要求，类
似于撒泼耍横的胡搅蛮缠，毫无历史文明层次
和现代法理依据可言。

世界公认的国际法从来没有依据远近来划
分领土归属，相反，“历史性水域”则是国际法承
认的主权标志之一。尽管菲律宾仅凭远近对南
沙群岛提出主权要求，既有悖历史事实，更不符
合国际法规范，但凭借地利之便，菲律宾当局还
是于 &'("年 %月，率先抢占了南沙群岛的马欢
岛和费信岛。此后，又在 &'(&年至 &'%"年的 &"

年间，先后占领南沙六个岛礁。
与菲律宾“海盗式”明抢强占相比，越南对

南中国海领土扩张野心披上一块伪历史与假法
理的遮羞布，其贪婪与疯狂则更胜一筹。早在越
南南北统一前，南越当局就先后抢占南沙群岛
多个岛礁，并把侵略魔爪伸向西沙群岛。&'(*年
&月，中国政府忍无可忍，发起自卫反击战，一举
收复西沙群岛中三个被占岛屿，将南越侵略者
赶出西沙海域。在新中国成立后长达 !"多年的
时间里，越南当局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领土
归属上，一直信誓旦旦、言之凿凿地承认“自古
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越南官方 &'(*年以前
出版的地图和教科书也同样明确承认西沙群岛
和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然而，越战结束后，越
南出尔反尔，推翻以往所有公开承诺，公然提出
南海诸岛主权要求，其理由，“基于当时战争的
考虑”。也就是说，越南当时要利用中国，以赢得
中国对越战的支持。越南人的脸说变就变，昨天
还是“同志加兄弟”，今天就反目成仇，兵戎相
见。&'('年 '月 !%日，越南外交部公布一份题
为《越南对于黄沙和长沙两群岛的主权》白皮
书，并煞有介事地强调，要想证明领土主权，必
须拿出“属于国家的正式材料”和“具有法理价
值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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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个子说道，挺顺利，我们马上就要攻打北
火车站了。红英又问，家根呢？小个子回答道，好
着呢，也赶去增援北火车站了，我来拿枪。红英
点了点头，说，还在床底下。小个子和另外几个
工人将三麻袋枪都拿走了。

这一夜，家根没有回家，红英也没有心思上床
睡觉，她将头靠在床沿打着瞌睡，有两次她
的意识变得模糊了起来，刚有要入睡的意
思，可只要枪声一响，她整个人便会立刻惊
跳了起来。
第二天的夜里，武家根突然回来，他

开门进来的那一刻，红英一下子扑到了
他的怀里，他拍了拍她的背脊，说道，没
事了，我们胜利了。红英连忙打量起他，
看看有没有地方受伤，最后她发现除了
他的脸上有几道硝烟的痕迹外，他完好
无缺。

武家根还沉浸在兴奋的情绪之中，
他说，我们已经成立了市民政府，这次起
义我们消灭了三千多军阀的部队，两千
多名军警，你猜猜我们收缴了多少支枪？
红英在摇头，她看着他得意的模样，笑着
说道，我猜不出。武家根伸出了一只手
掌，说道，五千多支啊，红英同志，你知道吗，打
得那个叫毕庶澄的直鲁联军驻上海的司令官到
最后都抱头鼠窜了呢。

红英被他那激动的情绪感染着，忽然，她想
到了什么，问道，对了，少杰和德宝他们呢？武家
根说道，他们跟我一样，也刚回到弄堂里，少杰
和心雨开始的时候组织学生罢课，后来也赶来
增援我们了。红英说道，只要都平安就好。

她把他拉着坐到了椅子上，然后转身拎起
热水瓶，将热水倒入了脸盆中，拧了一把热毛巾
递给了他，说道，来，擦擦脸吧，饿了吗？武家根
接过毛巾，一边擦着脸，一边说道，你别说，还真
饿了。

红英挪开了桌子上的罩篮。武家根看着罩
篮下的菜：一大碗红烧肉、鲫鱼汤和大白菜炒肉
片，他叫了起来，说道，这么丰盛啊。红英将捂着
的饭从草窝里拿了出来，说道，还热着呢，快吃
吧。武家根接过饭碗，便吃了起来，他吃得很香，
也吃得很快。红英说道，这回的红烧肉我放了
糖，还放得不少。武家根一愣，什么也没说，只是
夹了一块肉，放入了嘴里。
好吃吗？红英问道。武家根点了点头，说，真

好吃。他大块吃肉，大口扒着饭，他抬头看了看
红英，她正很专注地看着他，他奇怪地问道，你
怎么不吃呢？红英笑着说道，你吃吧，我喜欢看
着你吃。武家根笑了，他是咧开了塞满了饭的嘴
笑的。

接下来的几天，红英就看着武家根从家里
出出进进，好像总有忙不完的事一般，她出门买

菜的时候在街上能时常看到工人纠察
队的身影，她觉得这城市似乎成了工
人们的天下，她也成了这里的主人，这
样的感觉真好！

红英不知道，就在她出去买菜的
时候，何华来到了他们的家中。

何华是来找武家根的，这些天何
华跟工人们成天成夜地呆在一起，指
挥着起义。武家根见他亲自跑到家中
来，有些奇怪，他刚想问，何华便开口
了，他说，来这里是因为有些话在外人
面前不方便说，有一项十分机密的任
务需要你武家根去完成。
什么任务？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去完

成。武家根说道。何华点着头，说，我当
然知道，不然也不会来找你了，夏秋莲
在投军之前跑来找我，她请求组织上帮

她调查一件事情，那就是杀死赵火的真凶究竟是
谁，是不是她的父亲夏添，当时我答应了她。

那现在有什么结果了吗？武家根有些急急
地问道。何华说，有了，经过调查，组织上已经确
定夏添正是杀害赵火同志的凶手。武家根“哦”
了一声，其实早在阿乌头告诉他一切的时候，他
就已经知道阿乌头说的是真话。

何华说道，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第一次
和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失败和他都有脱不开
的干系。

何华的话让武家根愣住了，他从来没有想
到夏添早在前两次武装起义便已经在暗中作祟
了。而且他已经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上海市特别
事务部部长，他的存在将威胁和破坏我们的行
动，所以，组织上决定：除掉他。
何华说道。好啊！武家根说，除掉他，为赵叔

和死去的工友们报仇。何华点了点头，说夏添已
经打了电话给夏秋莲，约她明天晚上九点到天
蟾茶楼碰面。夏秋莲？她回上海了？武家根问道。
是的，你的任务就是趁他们父女见面的机会，杀
死夏添。
武家根沉吟着问道，秋莲知道吗？


